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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首先祝贺徐老师，继2019年《中国作
家》推出您的长篇小说《穿插》之后，英雄山系列
《穿插》《伏击》近日又隆重出版发行，读者反响热
烈，家乡读者尤甚，徐老师能介绍一下吗？
徐贵祥：英雄山系列《穿插》《伏击》的背景是

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记忆深刻，
我们有很多文学作品都在表现，但是，我觉得还
是冰山一角，这场战争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值得挖
掘，比如人性，比如民族精神。我在小说中所描述
的都是常规战争，使用的都是一些轻武器，枪和
炮，甚至更原始的武器，像大刀之类的，这样的战
争在进行时是非常残酷、惨烈的，因为这种轻武
器它可以短兵相接，视觉上更具冲击力。

因为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带着浓郁郁的大别山
色彩，有很多故乡元素，所以以家乡读者更多关注
一些。这次的《英雄山》依然以我所熟悉的江淮文
化为背景底色，出版后，我自掏腰包购买了一百
多套，分别赠送给家乡的亲友们，感谢他们对我
文学创作一如既往的关注。如今生活节奏很快，
大家都很忙，我不指望收到书的每一个人都能认
真阅读，寄出的这百余套书，如果有十套被人认
真读过，并能唤起几个人对家乡红色文化、江淮
文化以及军事文学的兴趣，哪怕有三个人，甚至
是一个人，因此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的目的
就达到了。

记者：徐老师的作品其故事大多发生在皖西
抗日敌后根据地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小说中的战
争英雄们有八路军将领，也有国民党友军，还有当
地的游击队员，进步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各显其
能，充满了人生智慧和战争智慧。去年我在《中篇
小说选刊》5月号上读过您的中篇小说《鲜花岭上
鲜花开》，同期还有您的一篇创作谈《擦亮我们的
英雄，才能照亮我们的未来》，观点我很认同。这一
次读《英雄山》，感觉更不一样，读着读着，内心就
升腾起一股豪气，这股豪气与一方水土有关，六安
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几乎每
一个生命都有一段潜能无限的英雄之旅。
徐贵祥：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西

南方的大山里有红军，有很多英雄。当时，还有很
多民间文学，比如大鼓书，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
年代流行的乡村文艺节目，都在无形中影响着
我。从此之后，关于革命、关于平等、关于理想、关
于信仰的各种想象就像种子一样埋进我的心里。

谢有顺说散文写作要有精神根据地，小说创
作也是同理。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经验，感受，欢
乐，悲伤，都是是来源于此。写作上的“回家”，重要的
在于如何找到可靠的载体，把“一个地方的灵魂”
乃至“一个民族的灵魂”诠释、透显出来，譬如说，
英雄大别山，以及英勇的大别山人民。我们不仅仅
要仰望载入史册的英雄，还必须敬重那些默默无
闻的英雄。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军事文学的创作
者，寻找英雄、发现英雄、捍卫英雄，我责无旁贷。

记者：徐老师之所以能刻划出一系列鲜活的
英雄形象，并且展示出他们智勇双全的英雄气
概，这可能与您从小就崇拜英雄，想当英雄的理
想有关。那么，您还记得读过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吗？您认为一篇作品打动您的最重要的特质是什
么？是英雄精神吗？
徐贵祥：我可以讲讲童年阅读印象最深的作

品，连环画当中记忆最深刻的是《草上飞》，小说
当中印象最深的《烈火金钢钢》。多年后总结，我对

《烈火金钢钢》之所以有兴趣，除了英雄人物史更新
和丁尚武、肖飞等人个性鲜明、战斗勇敢、事迹传
奇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物关
系复杂，特别是何大拿一家，何大拿本人是汉奸
维持会长，大儿子何志文是鬼子翻译官，二儿子
何志武是国民党特务，而何大拿的女儿林丽，则
是八路军的女医生。这个家庭成员的组合不仅让
年幼的我产生很多遐想，即使几十年后，当我已
经成为一个主攻战争文学的作家之后，我仍然认
为，作者这样设计人物关系，令人深思，耐人寻
味。这个家庭，甚至可以看成是抗战初期底层人
民精神和行为的缩影，尽管它仍然带着阶级划分
的特色。

一个英雄的成长，有很多因素，文化心理结
构非常重要，也就是要有英雄意识。其次就要看
机遇了，看战场环境，看个人遭遇。我对自己有个

认识，我觉得，给我机会，我当英雄的概率远远大
于当逃兵的概率，机会合适了，我当英雄的概率
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我是有英雄梦想的，也是有
爱国精神的，更有“马革裹尸”的思想准备。参战
那会儿我给家里写信，把我的亲人吓得不轻，里
面豪言壮语很多，确实挺吓人的。我一到战场就
立了个三等功，是全团新兵当中第一个立功的。
第一次战斗之后，指导员把手枪交给我保管，他
自己扛上了冲锋枪。那几天我背着指导员的手
枪，感觉非常神气，如果正好那几天同敌人短兵
相接，我一定会像电影里那些英雄一样冲锋陷
阵。

记者：六安红色文化就好像漫山遍野的杜
鹃，静止是美丽的，但有风轻拂，这份美丽就更具
生机与活力，《历史的天空》是风，《马上天下》是
风，《八月桂花遍地开》是风，《鲜花岭上鲜花开》
是风，《英雄山》也是风…… 它们吹得漫山花枝
乱颤，那些曾经的英勇过往才得以一一呈现。
故乡之于您，可以说是一处不断从中汲取营

养和精神力量的土壤吧？
徐贵祥：叶集西接大别山脉，南依淮河水系，

史河干渠穿镇而过，接壤两省三县，是鄂豫皖三
省的结合部，曾有“鸡鸣三省”之说。同时，
这里也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著名
的将军县金寨和叶集同饮一
河水。我早年读过的小说

《破晓记》，把叶集描述
得像一个神秘的城
市，有着很多神奇
的 人 物 和 故事。
尽 管 我 后 来 参
军，当了作家，
有了各种身份
和 头 衔 ，但 我
的身上永远摆
脱不了故乡的
泥土气息。我的
故 乡 诞 生 过 那
么 多 杰 出 的 人
物，有那么多精彩
的故事。小时候耳濡
目染，长大了浮想联
翩，它们积淀在我的血
液里，活跃在我的血管里，
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我一直保存着两本《皖西革命史》，
家里和办公室各有一册，什么时候想看，顺手就
找到了。记得有一次，在东河口镇老基层干部陈
良亭的家里，我看到了民间缴获的几件日军作战
用品和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成为一个线索，引导
我继续探究家乡的抗战故事。还有一次休假，史
红雨老师带着我遍走皖西山水，一路上给我讲大
别山的故事。有一次他指着几个正在村头闲聊的
老汉对我说，这些人里面可能就有老红军，当年
参加革命，甚至成为连长、团长、师长，以后因种
种原因隐姓埋名的大有人在。史老师的话让我震
惊，让我对家乡的每一个老人都刮目相看。战争
结束后，那些参加过战斗的人物在哪里？他们的
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常常在想。

记者：您渗透于全部作品中的英雄精神和英
雄情怀，总能让读者血脉偾张。那么多有血有肉
的人物，立体饱满，叙事很有画面感，尤其是战争
场面，读之，身临其境。
徐贵祥：过去在读军校时学炮兵参谋业务，

我有两个方面学得好。一是军事地形学，那时候
我们站在山区的某一个高地，看到山川河流道
路，我脑子里可以马上形成一个画面，可以精确
目测它们之间的方位关系和距离。二是地形图，
地形图上有等高线，等高线越密集说明越陡。有
了等高线，地图在我面前是立体的，可以变成沙
盘。在侦察地形时，我可以利用瞳仁之间的距离
形成弧弧形的弹道——— 我是带着艺术欣赏的心情
学地形学。所以我写战术性极强的战争时有画面
感。这是行业文化，是职业知识带来的技术创作。
从技术、战术到艺术，这是一个军人在战争当中
汲取的营养，同时也给创作带来精神的滋养。

记者：有评论说，徐老师是“正面强攻军事文
学”的作家，不仅不落前人窠臼，也很少重复自
己，每一部都有新意，思想高度是递增的，艺术水
准是上升的，叙事方法也在不断变化。家乡文友
很想听您谈谈在这方面的经验。
徐贵祥：谈不上经验，谈谈真实的体验吧。
“不落前人窠臼，避免重复自己”，这话说起

来容易，进入操作层面，可能千难万难。我的作
品，要说完全没有重复，那不可能。但我心里有创
新意识，有对重复的警惕，重复得少一些，新东西
多一些，这是我力所能及的。

除了写作训练，我还有两笔财富。首先，我同
样是个阅读着，特别是战争文学作品，读得越多，
遗憾越多。每次阅读，就有很多想象，老是想对别
人的作品进行补写、续写、改写、甚至重写，在这
个过程中，脑子里库存了大量的想象。其次，我还
是个战争亲历者，而且是两次，特别是第二次，血
气方刚，踌躇满志，一年内由小排长升到正连级，
这一年的战争体验，是我创作的巨大财富，在以
后的创作中，每当设计一场战斗，我的脑海里就
有鲜活的形象，山川、河流、丛林、道路、高地……
当然还有军人的心跳。当你在丛林里潜伏八天八
夜，当你从雨林里接过战友的担架，当你从一场
战斗中死里逃生，当你从猫耳洞里睁开眼睛，你

看到的月亮都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
你可以把月亮写得像万花筒一样

斑斓，可以写出一千个绝不重
复的月亮，到底写成什么样

子，要看写作时心里的底
色。阅读积累、亲身经
历、如梦似幻般的回
忆和思考，构成了我
的材料库存，一旦我
找到一种合适的叙
事方式，进入写作
状态，那就非常流
畅，就像泉水一样
汩汩流淌。从自己的
血管里流出来的东
西，很少同别人重复。

记者：在《英雄山》
的创作中，您的英雄情结
一以贯之，但我发现形式上
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叙事角
度变了，“灵异”视角从一开头即在读

者眼前升起了一个悬念，引人入胜。接下来，
环环相扣，动人心弦。
徐贵祥：多视角进入写作，是文学创作的一

个革命性的变化。所谓的现代性，首先是视角的
现代性，然后才是视线、视野的现代性。创作《英
雄山》，我确实尝到了“灵异”视角的甜头，其实这
个视角同“全能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
者被用多了，用滥了，用得让人心生疑窦了，变成
陈词滥调了。我这里换了个视角，其实也是雕虫
小技。这两部作品，形式上的探索有很多，有的是
主动的、设计的，而更多的是被动的、始料不及
的，是写作过程中老天爷空降下来的，属于神来
之笔。我本人说不清楚有多少技巧、有多少创新，
这个恐怕读者比我更清楚。

记者：说到叙事，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您把这
两部作品分别命名为《穿插》和《伏击》，是不是想
特别突出军事文化元素？
徐贵祥：《穿插》和《伏击》这两个书名或许会

让人联想到具体的战例和战术，事实上，这两个
属于军语的动词，在作品里只是一种隐喻，是那些
匍匐在生死线上具体的人的情感的穿插和思想的
伏击，我的创作主旨，是从根本上表现觉醒的良
知、激活的感情、爆发的动力、高举的信仰和升华
的境界。当然，我是军人，而且两次参战。当基层指
挥员的时候，学过战术，学过地形。后来当编辑，研
究过战史和战例，军事常识比较丰富。我写到战争
和具体的战斗，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写出来后就有
画面，有动感，挥洒自如，有视觉冲击力。

记者：两部作品整合为“英雄山系列”，是不
是意味着还有可能有第三部、第四部？如果有，是
否依然有家乡的元素？

徐贵祥：完全有可能，至少第三部已经在心
里播下了种子，只要有精力，我就会把它写出来。
但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发酵期。这第三部，
我既不能重复我过去的作品，也不能让它成为

《穿插》和《伏击》的延续和补充，无论在思想还是
艺术层面，必须有新的东西。

关于家乡元素，可以这么说吧，她在我所有
的文学创作中是无处不在的。鄂豫皖、大别山，还
有我们皖西，是座宝库，英雄的故事取之不竭。

记者：《穿插》和《伏击》同时推出，引起很大
关注。这两部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还是各自独
立的？
徐贵祥：说到这两部作品的关系，可以用一个

成语来形容，叫做“藕断丝连”，这样说就比较清晰
了，“藕”已经成了两截，但是还有“丝”相连，若即
若离，可近可远。从时间概念上讲，故事大致发生
在同一个时间段，但是空间不一样，彼此的关联主
要是因果关系，很少犬牙交错，因此它们各自具有
独立性。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记者：从您的创作谈里我们知道，这部作品
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历史资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的短暂行踪，最后演变成两个人、一群人、数十
年、方圆千里的战争。人物之多、事件之多、矛盾
之多、反转之多，都是您以前的作品所没有的。但
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并没有感觉混乱，而感觉
到逻辑清晰，不断地满足阅读期待。这应该得益
于结构的精心设计。
徐贵祥：小说当然要讲究结构，结构的基本

元素是人物关系、故事逻辑、时空置换、情节调
度、语言张弛等等。这两部作品，结构有个大方
向，就是人的命运，分别以红军军官凌云峰和原
国民党军官易晓岚为核心，以他们的命运走向为
基本路线，相向而行，擦肩而过，角色转换，殊途
同归，向死而生，死而后生，这种结构是隐形的，
遵循的是“目标牵引”的法则。这里讲的是大的结
构原则。

记者：您的作品始终高扬英雄主义的旗帜，
洋溢着阳刚之气，这是读者的强烈感觉。但在《英
雄山》两部作品里，似乎有些变化，刚则刚硬，柔
则柔情似水。关于爱情的描写，也大气磅礴，回肠
荡气。何子非与张达理、凌云峰和安屏、楚大楚和
蓝旗……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波三折、妙趣横生又
干干净净。
徐贵祥：写这两部作品，我做了长期的准备工

作，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何子非这个人物有原型，
是国民党部队里俘虏过来的军官，有点骄奢好色，
爱吃辣子鸡丁。我写爱情写得不多，可能体验比较
少。但是张婆娘这个人物写得比较满意，写出了中
国农村妇女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性格。起初“张
婆娘”听说何子非是国民党军官，端起剩菜就要摔
到何子非头上；当何子非造了桥，她又杀鸡犒劳何
子非。张婆娘后来参军改名为张达理，何子非在长
征路上奄奄一息，是张达理背着他渡过生死关。当
他死里逃生睁开眼睛，看到阳光从外面射进来，落
到张达理的脸上，让他想到了圣母——— 人的感情
是随着时代、随着经历发生变化的。

创作这两部作品，我有一个隐秘的想法，就
是从残酷中捕捉诗意。主人公是有文化、有教养
的人。。爱情很难描写。那个年代，那种环境，缺乏
表达爱情的契机，要有交集，有冲突，才有可能

“死缠烂打”，才有可能使感情升级。凌云峰和安
屏之间很难有更多的交集，所以我设计了桃木匣
子和柞绸马甲，通过这些物件传达他们的感情交
流。抗战池为什么出现？我要让楚大楚带着部队
去洗澡，要让楚大楚和蓝旗在生死决别之前的爱
情和性爱非常高尚、圣洁、庄严。在一个必须的、
不得不走到一起的时候，不得不走到一起的地
方，在那个午后，完成值得永久回味的、具有庄严
仪式感的一次美丽的行动。我不回避美好的爱情
甚至性爱，但我不敢轻易下手，怕玷污了神圣的
美好。对于我来说，是郑重其事地、虔诚地写人性
的美好。我为此准备了几十年。

记者：耽误您这么长时间，谢谢徐老师，欢迎
经常回来！
徐贵祥：会的，因为我的家在六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流流冰冰 摄摄

六六 安安 有有 座座““ 英英 雄雄 山山 ””
——— 皖皖西西籍籍著著名名作作家家徐徐贵贵祥祥《《英英雄雄山山》》新新作作访访谈谈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流流冰冰

徐贵祥近影

电电视视剧剧《《历历史史的的天天空空》》剧剧照照

人人民民文文学学出出版版社社

徐徐贵贵祥祥22000022年年夏夏天天在在山山东东某某部部代代职职《《烈烈火火金金钢钢》》书书封封《《破破晓晓记记》》书书封封 《《八八月月桂桂花花遍遍地地开开》》书书封封

编者按：
参军之前，徐贵祥经常幻

想自己是一个英雄。
他曾亲历两次战争，在硝烟弥漫

的战场历经严峻的生死考验。他也用自
己的笔在一部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塑造
着令人心生敬意的英雄人物。新书《英雄
山》同样书写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近
日，本报记者连线皖西籍著名军旅作
家徐贵祥，访谈现作整理，今日刊
出，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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